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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市场新兴的细分职业——陪伴师，
吸引年轻人入行

但是张艺彬的爱人
李洪觉得，不论保姆的
专业度怎么样，人品是
第一位的，不同于张艺
彬从各种中介渠道“大
海捞针”，李洪选择了朋
友介绍，“只有熟人用过
的才能安心，安全是第
一位的”。

李洪最近关注到杭
州女童被保姆遗留电梯
致坠亡案。“育儿师的责
任非常重大，她必须是
有责任心的。”李洪对类
似的案件心有余悸，他
认为保姆行业的准入规
则必须要建立起来，“很
多家政公司对从业人员
设的门槛太低，有些保
姆发过来的毕业证件都
是假的，中介理应做好
审核工作，而不是承诺
雇主‘如果不满意，可以
免费更换’”。

工作负责与否，很
多时候都与“报酬”密切
相关。“有一些保姆会说

‘我上一任雇主逢年过
节都会给我包红包’或
者‘他们出去旅游都会
带着我’。”张成前不久
辞退了一位“阿姨”，原
因是无法忍受她“清明
节还要红包”以及时常
提出的额外要求。“合同
里必须明确工资条目和
工作内容，这应该成为
行业共识。”

“由于有一些从业
者破坏了雇主与育儿师
之间的信任，所以部分
雇主会要求在房间内安
无死角的摄像头，甚至
包括育儿师的房间，这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很
苦恼。”王琪说，随着需
求逐渐加大，家政行业
确实需要建立职业准入
机制，中介平台也应该
做好管理，教育从业者
遵循职业伦理道德，不
要“坏了行业的风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
名均为化名） （中青报）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超过两

亿。随着消费需求的提升，“一老一小”成为家政服务的主

要对象，围绕孩子和老人的看护服务将持续保持高热度。

一个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的问题是，在市场高热度之

下，家政行业能否健全发展？当一些90后进入育儿师、陪

伴师等更加细分的保姆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90后进入保姆行业带来了什么

22岁的张琳前不久录制
了一段详细的英文自我介绍，
投向家政市场新兴的细分职业
——陪伴师。

她就读于北京一所一本
大学，临近毕业在社交平台
偶然刷到了“成长陪伴师”中
介机构的广告，高薪让她心
动。在广告里，住家成长陪
伴师的薪资分为四类，专科

毕业生月薪 8000 元到 1 万
元，本科毕业生月薪1万元到
1.5万元，硕士毕业生月薪1.5
万元到两万元，有海外经历
者月薪高达两万元到 3 万
元。“主要工作内容更像一名

‘全科家教老师’，需要陪同、
接送小朋友上下学，课外培
养小朋友的良好习惯，提供
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等。”

“陪伴师的服务对象不仅
是儿童，还包括老人、身体残障
者、患有智力障碍或心理障碍
者。”一名家政行业中介人员告
诉记者，当下大部分陪伴师都
比较年轻，“有别于传统的保
姆，理论上来讲陪伴师是不做
任何家务的，但现实情况是很
多陪伴师也会提供做饭、做家
务等服务”。

30岁的王琪大学就读艺
术设计专业，2015 年毕业之
后，她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
幼师。3年里她生儿育女，打
算就这么安定下来。但是，和
朋友的一次交流让王琪动了

“转行”的念头。“她在北京做
‘阿姨’，和我说这是个朝阳行
业，挣得比老师多一点儿。”

王琪的爱人从事酒水饮料
销售工作，收入波动大。“为了
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我选择来
到北京。”她说，“当然也不是全
都为了钱，本质上来讲还是热
爱，这也是我的职业规划。”

她更愿意称自己的职业为
“育儿师”，“高薪是因为我能提

供比较高的价值，孩子6岁之
前是他们形成自我意识、培养
个人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时间，
需要专业知识来进行引导”。

她专门研究了一套针对
孩子不良生活习惯的解决方
案。从2018年从事育儿师工
作到现在，王琪发现小朋友

“沉溺看手机”的现象越来越
严重。首先要改变家庭的氛
围，父母应该以身作则，所以
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会提
醒雇主不要在看手机的时候
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除了
父母的配合，王琪找到了两个
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一个是

“硬性规矩”，“我提前告诉孩

子，只能再看15分钟了，到了
15 分钟，手机就会自动上
锁”。第二个是“奖励机制”，
带孩子去体验不同的户外活
动。她每到一个小区都会迅
速地和其他“阿姨”或者“宝
妈”建立联系，帮助孩子找到
好朋友。

“和孩子相处的过程是感
情倾注的过程，一个自己看着
长大的孩子，当然是希望他
（她）越来越好的。”王琪会找
时间学英语、学习营养学、读
幼儿教育的书籍，“育儿师行
业的门槛并不低，一个专业的
育儿师是有多元知识的全方
位人才”。

“一位朋友亲戚家的阿姨
因为家人生病下户，我又正在
待业，就去帮了一段时间的
忙。”2022年年末，27岁的徐晓
川误打误撞进入了家政行业，
那次“试营业”让她抛下刻板印
象，将“保姆”作为人生的下一
个职业。

此前，徐晓川是一位书法
老师。2022年，她所在的培训
机构打算撤出北京市场，前往
杭州，“我是北京人，父母都在
北京，不想去一个陌生的城市
重新开始”。

徐晓川的父母开了一家建
筑公司，2014年，她顺着父母
的意愿大学填报了建筑学专
业，但她并不想干这一行。当
初选择做书法老师，“一方面是
因为从小学习，有一些基础；另
一方面，我喜欢孩子，孩子的世

界总是单纯的。”但是父母并不
理解她的选择，“他们觉得在培
训机构当老师，没什么社会地
位，也赚不到大钱”。

“生活本身很有趣。”徐晓
川日常就喜欢逛菜市场、做饭、
整理家务，“看着房间干净整
洁，食物冒着热气，就很治
愈”。她说，“这可能就是朋友
让我去帮忙的原因。”

“本来以为住在别人家会
非常不习惯，但其实我的工作
职责非常明确。”徐晓川日常需
要做好孩子的早饭，把孩子送
去幼儿园，买一些菜，再回来打
扫家务，下午3点多接孩子放
学，辅导他写作业，再练一会儿
毛笔字，然后在雇主夫妻回家
之前把晚饭做好。

两个多月的时间，加上雇
主给她的春节红包，徐晓川收

入 2.1 万元，“比当老师赚得
多”。她觉得这份工作最自在
的就是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
她业余会写网络小说。

作为一个从小家庭条件
不错的北京姑娘，徐晓川选择
做这份职业并不是没有纠结
的。“我妈说丢人，没准老熟人
就是我的雇主。”徐晓川早已
习惯了父母的不理解，她说：

“现在很多人在涌入这个行
业，专业化的趋势明显，大众
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也会
逐渐消弭。”

“综合考虑，这个工作是符
合我的职业规划的，自由轻松，
和孩子相关，靠自己的努力做
保姆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份体
面正经的职业呢？”徐晓川笑
言，“或许我尝试过后就去创业
做家政行业的老板了。”

“对于新人而言，只
能通过中介找雇主，被
中介推荐培训办证，说
有证工资高，中介会收
培训费。”徐晓川说，自
己可以理解初入行业需
要进行职业培训，但是

“他们培训的内容我上
户之后基本用不到”。

有一些中介承诺
“交钱培训，就可以保证
上岗”，徐晓川说：“身边
有人好几个月还没找到
合适的雇主，中介也不
退钱。”

“现在各种各样的
保姆太多了，对于雇主
来说，很难找到靠谱
的。”张艺彬的孩子刚满
3岁，想要回归职场的她
当务之急就是给孩子找
个靠谱的育儿师，“妈妈

圈流行这么一句话，找
一个好的育儿师比找好
老公难一万倍”。在她
看来，育儿师的专业度
仍然是欠缺的。“对于一
个月工资1万元左右的
住家保姆而言，我对她
的基本要求一定不是简
单的家务以及和孩子的
互动，她必须能给孩子
很好的营养膳食搭配，
并且能简单辅导全科作
业。”面试了数十个育儿
师之后，张艺彬“绝望
地”发现，“基本没有什
么专业度，（育儿师提供
的）食谱是从‘下厨房’
App下载的，她说不出
搭配的原因，并且基本
无法完成简单的英文对
话，和简历上写的出入
很大”。

“保姆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份体面的职业呢”

“高薪是因为能提供比较高的价值”

“找一个好的育儿师
比找好老公难一万倍”

家政行业需要建立
职业准入机制


